
第一章 財迷拒走前世路 

「救命啊……救命啊……」 

「不是我……不要螫我啊……」 

「啊……」 

此起彼落的求救聲驚擾了寧靜的村子，震落林中隨風優雅搖曳的枝葉。 

人們一個接著一個從山上狂奔而出，有人鞋子飛了，有人頂著一頭樹葉，有人拐

了腳只能半走半跳。 

唐寧月也在其中，手上抱著四歲的弟弟唐文鈺，神色驚恐。 

緊跟在眾人身後的是一片嗡嗡聲，成群結隊，教原本聞聲而來打探的一一退回去。 

又不是傻了，誰也不樂意挑在此時湊上去。 

撲通！撲通！撲通！ 

大家紛紛跳入池塘，還好已是仲春，高照的豔陽將池塘曬得暖呼呼的，不必擔心

泡水會著涼。 

唐寧月也不知道是如何甩開蜜蜂的，反正進了莊子，門一關，她如同一灘爛泥跌

坐在地，緊抱唐文鈺的雙手頓時一鬆，小傢伙隨之滾落趴在地上。 

「終於得救了！」唐寧月覺得自個兒去了半條命，若非運動細胞發達，這會兒她

肯定頂著一顆豬頭。 

唐文鈺坐直身子，輕拍胸口，「嚇死寶寶了。」他喜歡模仿姊姊說話，姊姊說話

很有意思，他不知不覺就習慣了。 

「你還知道怕啊。」唐寧月真想朝他的小腦袋巴下去，若非他堅持跟那群熊孩子

湊在一起，他們怎麼會受到波及？又不是養蜂人，竟然敢去捅蜂窩，若是有著嚴

重過敏體質的人，被螫到可是會休克的。 

「我一直都知道怕啊，只是沒想到他們膽識過人，竟跑去捅蜂窩。」唐文鈺一直

覺得自個兒厲害，直到遭遇今日的衝擊，他才意識到自己年紀還小，就是用石子

砸蜂窩的力氣都沒有。 

唐寧月唇角一抽，「這不是膽識過人，這是傻大膽。」 

「他們至少有膽子去嘗試啊，姊姊不是鼓勵我要有勇於嘗識的好奇心。」 

「那也要分辨是不是超過了自身能力，因為好奇賠上性命，不值。」 

「姊姊東一句西一句，怎麼說都有妳的理。」唐文鈺一副拿她沒辦法的模樣道。 

啊啊啊……烏鴉在唐寧月頭上亂飛，她又不是胡攪蠻纏的人，當然說什麼都講理

啊。 

「這是三小姐和六少爺嗎？」年嬤嬤原本不想出聲打擾他們，可是見他們你一句

我一句，有種說到天黑也不肯罷休的架勢，還是趕緊跳出來打斷。 

姊弟兩人很有默契的同時轉頭看過去，頭一歪，彷彿在問——妳是哪一位？ 

「這是老夫人身邊的年嬤嬤，這一趟是來接我們回京的。」陳雲芳一邊介紹一邊

走過來，將兒子拉起來，輕輕幫他拍去身上的塵土樹葉。 

唐寧月彷彿聽見轟隆一聲，一道驚雷將她從外到裡劈焦了，她怎麼會忘了如此重

要的事？ 



五年前，毅勇伯庶出的三子唐景華遭到「流放」，帶著妻子陳雲芳和女兒唐寧月

離京來到北邊青州的錦城。 

因路途遙遠，唐寧月半途病倒，纏綿病榻一個月後，由她取而代之……更正，她

取代的是重生的原主，因此有幸窺探原主一生。 

她這才知道，原來是毅勇伯需要一個兒子幫忙管理北邊新添置的產業，三房庶出，

又沒兒子，自然得了眾人都不想要的差事，還招來抹黑，有了「流放」之名。 

原主是個容易鑽牛角尖的姑娘，覺得他們被家族遺棄，前世始終悶悶不樂，即便

來到錦城的莊子，母親就懷孕，隔年生下長子，過了一年再次懷孕生下二子，她

不必再擔心出嫁沒有兄弟撐腰，可她還是沒有從「流放」的心結走出來。 

客觀來看，原主可以說嫁得很好，高嫁進靖安侯府當世子夫人，可是她偏偏遇到

一個看重事業又冷心冷情的夫君，經常獨守空閨，致使她一直深陷「遭到遺棄」

的情境當中，鬱鬱寡歡，不到兩年，一場風寒就奪走她的性命。 

重生歸來，原主並不高興有機會重新來過，努力將自個兒作死，小病折騰成纏綿

病榻，最後換了芯子——成了熱愛生命的她。 

今日京城來人，主要是她今年及笄，親事該定下來了。權貴官宦之家的親事往往

是利益結盟，當然不可能放任她在這兒隨便找個人嫁了，這一點她理解也接受，

不過她可不想嫁給原主上一世的夫君。 

這不只是原主的心聲，更是因為她因這門親事得罪二姊姊，成了長房的敵人。三

房是庶出，沒有得罪其他兩房的資本，爹娘在毅勇伯府已經很艱難了，她還是別

再給他們添麻煩。 

「寧兒，還坐在那幹什麼？」陳雲芳推一下失神的女兒。 

唐寧月回過神，連忙起身向年嬤嬤問好。 

「五年不見，老奴都不認得三小姐了，這滿園春色還不及三小姐十分之一。」 

唐寧月差一點跌倒，她剛剛逃過蜜蜂攻擊，即便沒腫成豬頭，但也是很慘，這位

嬤嬤卻睜眼說瞎話，不愧是長年在老夫人身邊侍候的人，都成精了！ 

「年嬤嬤太抬舉她了，這孩子來這兒玩野了。」陳雲芳對年嬤嬤客氣中帶著敬意，

年嬤嬤從小侍候老夫人，一直沒有嫁人，在毅勇伯府算得上半個主子，老夫人特

地派她接他們三房回京，這也是向他們表示對此事的看重。 

「小姐還未嫁人，就應該充滿朝氣。」 

唐寧月努力穩住臉上甜美的表情，說什麼也不能當著人家的面發出嘔吐聲，這不

只等同打對方一巴掌，更是丟了他們一家人的臉。 

「年嬤嬤，收拾箱籠需要好幾日，妳要住莊子，還是住縣城的客棧？」陳雲芳當

然是恨不得立馬將人送去客棧，年嬤嬤是老夫人的左膀右臂，同時也代表老夫人

的眼睛，她可不想夜裡夫妻說話還要刻意壓著嗓門，多累人啊。 

「難得來到錦城，老奴回去還得向老夫人仔細說說這兒的風景人情，還是住客棧

吧。」 

哇哇哇！唐寧月真是太佩服了，明明住不慣這種鄉下莊子，卻可以將理由說得如

此漂亮，能人啊！ 



「那我先讓張管事進縣城安排客棧。」陳雲芳轉頭瞥了大丫鬟柳枝一眼，柳枝立

馬行禮退下去尋張管事，接著，她又轉向張管事的妻子，「王嬸，妳陪年嬤嬤四

處走走瞧瞧，既然來了，總要看看這兒的山水景色。」 

轉眼之間，相干和不相干的人都走光光，只剩下母子三人。 

「你們兩個跟我來。」陳雲芳瞪了兩人一眼，轉身往裡面走。 

姊弟兩人立馬耷拉著腦袋瓜，像老頭兒似的跟在後面。 

 

 

左看看，右看看，不及兩歲的唐文晟邊咬手指邊晃著胖腳丫，咯咯咯的笑了。 

「醜！醜！醜！」一個音比一個音還加重，唐文晟無法從腦中貧瘠的用字中尋到

合適的認知，只能在擅長的單字上表達，還好他不懂豬頭的隱喻，否則會更喜歡

「豬頭」。 

這個小胖子……姊弟兩人很有默契的同時轉頭一瞪，可是下一刻一起被敲了腦袋

瓜，連忙又縮成鵪鶉。 

「你們不想上藥嗎？」小孩子是活潑好動還是沉穩內斂，陳雲芳都不在意，只要

健健康康就好，她再也不想回到五年前離京時，女兒奄奄一息，好像隨時要斷氣，

一顆心被揪得好痛，那段時日她都不知道自個兒是如何熬過來的。 

兩人不敢再亂動，雖然不是很嚴重，但小胖子都懂得取笑，還是趕緊上藥。 

上了藥，陳雲芳開始耳提面命，「回京之後可不能再如此調皮，京城可不是錦城，

毅勇伯府更不是我們這個鄉下莊子，你們的一言一行代表的不只是你們個人，更

是整個毅勇伯府，若是人家有心刁難，一點小事也可以藉管教之名將你們禁足一

個月。」 

唐寧月吶吶的問：「我們一定要回去嗎？」 

「妳都十五了，最慢明年一定要定下親事。」 

「明年再回去就好了啊。」唐寧月當然知道遲早要回去，但是只要避開三日後就

好了。 

按照原主上一世的軌跡，三日後他們會在回京的路上遇到盜匪，幸逢靖安侯世子

衛洵相救，隨後衛洵會跟他們一家同行。可能是因為這段緣分，原主才能在那麼

多候選人中脫穎而出，成為靖安侯府的世子夫人，當然，這只是她的猜測，不過

能避則避。 

「不行，明年宮裡要選秀，妳想避開，最好今年就定下親事。」 

「明年宮裡要選秀？」 

「對，還有，後年妳爹要參加春闈，他得提早回去準備。」 

唐寧月頓覺腦袋一片空白，她爹要參加春闈？ 

「妳爹可是十四年前京中秋闈的解元，若不是會試之前老是出狀況，這會兒早就

當官了。」 

對哦，她怎麼忘了？自家爹是學霸型人物，據說唐家先祖的聰明全給了他，而他

姨娘也是飽讀詩書的才女，若非家道中落，不會給人當妾。 



她想，爹若不是庶出，絕不會從二十歲解元拖到如今還參加不了會試……非她以

小人之心度君子腹，會試之前老出狀況，可能嗎？這分明有人搞鬼，不想她爹順

利考中進士當官。 

「回京之後，妳只要安分一點，別再帶著鈺哥兒調皮搗蛋就好了。」 

唐寧月覺得好冤，明明是鈺哥兒看她有掙錢的門路，緊緊黏著她不放，如此說來，

這個小傢伙還真是聰明過人，她辛苦帶他上山下水，不但要分一半銀子給他，還

得擔下調皮搗蛋的惡名，她真的是太虧了！ 

唐文鈺無視姊姊投來的控訴，很乖巧的道：「娘的鈺哥兒會當個好孩子。」 

「是，娘的鈺哥兒是個好孩子。」 

唐寧月實在沒興趣看他們上演母慈子孝的戲碼，還是抓緊最重要的事，「我們什

麼時候起程回京？」 

「這事得先問過妳爹，不過應該這兩三日吧。」 

「這會不會太趕了？我手上還有不少山貨沒處理掉。」 

「這還不簡單，明日進城處理。」 

「可是……」 

「年嬤嬤雖然沒有挑明，但她不可能等太久。」 

「年嬤嬤年紀大了，應該多休息幾日再起程。」 

陳雲芳責備的瞥了她一眼，「不可胡言亂語。」 

唐寧月好想翻白眼，年嬤嬤有五十了，就這個時代的壽命來看，真的是老摳摳了。 

「若非來得太突然了，我們沒有準備，年嬤嬤只怕明日就會趕我們回京，早早將

差事卸了。」 

唐寧月撇了撇嘴，「年嬤嬤真是老當益壯。」 

「從錦城到京城，就算中間改搭船，至少也要半個月，年嬤嬤難免擔心中途發生

狀況，當然越早回京越安心。」 

看樣子若非發生重大意外，三日後他們肯定起程回京，先是遇見盜匪，接著衛洵

出現，他們目的地一致，當然結伴同行。 

唐寧月忍不住敲了敲腦袋，如何改變既定的軌跡呢？ 

陳雲芳見狀，關心的問：「怎麼了？頭疼嗎？」 

「……是啊，不知道是不是被蜜蜂螫到的關係？」她差一點忘了眼前就有個好理

由可以拖延幾日。 

原本在一旁納涼的唐文鈺終於有反應了，頭一偏，「蜜蜂螫到會頭疼嗎？」 

「若是遭蜜蜂螫到的地方很多，不但會頭痛，還有可能昏倒。」 

「妳只被蜜蜂螫了兩個地方，這算很多嗎？」 

「……」小傢伙，靠你姊姊掙銀子，又跟姊姊過不去，你覺得這樣子好嗎？ 

「我都沒頭疼，妳怎麼會頭疼呢？」 

「我比較脆弱。」 

「哦！」 

唐寧月真想罵人，這小傢伙的「哦」是什麼意思？ 



見唐寧月齜牙咧嘴，陳雲芳連忙道：「好啦，你們都回去收拾自個兒的東西，重

要的金銀首飾用匣子鎖起來隨身帶著，要不交給娘，娘幫你們收著。」 

「知道了，不過我要先處理山貨。」 

這會兒唐文鈺完全舉雙手贊成，還不忘了提醒，「姊姊不要忘了我的銀子。」 

「小財迷！」 

「姊姊不是說銀子很重要嗎？」 

唐寧月不想說話了，直接起身走人。 

她不但要處理山貨，更重要的是想法子拖延回京的日期，總之，絕對不是三日後。 

 

 

唐寧月原本還想著要不要病一場，如此一來肯定能拖延回京日期，沒想到唐文鈺

搶先一步病倒了。 

她想這不是因為蜂螫引發的，而是被嚇到，總之，這是原主上一世不曾發生過的

事，這是不是可以說是她取而代之所引發的蝴蝶效應？ 

「如今山上寒氣未散，教妳不要帶鈺哥兒上山，妳就是不聽。」見唐文鈺病懨懨

的，陳雲芳心疼極了，慶幸他們還沒起程回京，要不兒子更是遭罪。 

唐寧月忍不住為自個兒申訴，「小傢伙死纏爛打跟著，我能如何？」 

「鈺哥兒也要掙銀子。」唐文鈺很小聲很委屈的道。 

陳雲芳不認同的瞥了唐寧月一眼。 

自從來到這兒之後，跟著夫君上了幾次山，這個孩子就迷上掙錢。一開始她還覺

得是好事，女兒需要轉移離開京城之後的不適應，可是隨著鈺哥兒出生，不到兩

歲，路都沒走穩，竟然吵著要跟姊姊上山掙錢，她這個當娘的就笑不出來了，怎

麼小小年紀就成了財迷？鈺哥兒年紀小，但主意大，攔不住，她只好在女兒身上

下功夫，勸女兒要給弟弟樹立好榜樣。 

唐寧月無法辯解，若非她常常嘴邊掛著「採山貨掙錢」，小傢伙不會知道掙錢的

重要性，當然就不會一點一滴變成了小財迷。 

「還好我們要回京了，要不以後連晟哥兒都吵著要上山掙錢……」陳雲芳一想到

那個畫面就忍不住搖頭。 

聞言，唐寧月也慶幸，每次上山她要分心照顧弟弟，不但累人，銀子還減半，再

來一個，她有可能會做白工。 

「沒能上山掙錢，以後如何是好？」唐文鈺很苦惱的道。 

陳雲芳傷腦筋的用手指點了一下他的額頭，「不要小小年紀就愁這個愁那個，你

如今最重要的是好好吃飯好好長大。」 

唐寧月深表同意的點頭附和，「沒錯沒錯，煩惱太多，小心長不大。」 

唐文鈺回給她幽幽的一眼，「姊姊不也長那麼大了。」 

「……我的煩惱不多。」說這話時，她怎麼有一種很心虛的感覺？ 

嚴格說起來，她穿來這兒之後，生活步調慢下來，煩惱還真的少了，不過安全感

也少了，銀子成了必需品，即便她不缺衣不缺食也不缺零花錢。 



「那姊姊為什麼成日想著掙銀子？」 

有一種人是天生聰明，三言兩語就能教妳一個擁有成年芯子的人自慚形穢，唐寧

月想著這太沒有道理了，重來一次，她不是應該變得更聰明嗎？ 

陳雲芳忍俊不住，用手指點了點唐寧月的額頭，「妳啊，真是虛長了鈺哥兒十一

歲。」 

「娘，你們沒將聰慧機靈生給我，我能如何？」沒有唐文鈺這個珠玉在前，她就

是瓦石也是有價值的，好嗎？ 

「原來這是爹娘的錯。」 

「我沒這個意思，不過爹娘不給女兒生個聰明的腦子，女兒就是想當聰明人也無

能為力啊。」 

「娘看妳可聰明了，還知道採山貨掙錢，四五年下來，錢匣子應該塞滿了。」 

「沒有，我分了一半給他。」唐寧月指著唐文鈺。 

「我只分了最近兩年。」唐文鈺一板一眼的糾正，絕對不接受誣賴。 

撇了撇嘴，唐寧月沒好氣的道：「我真正掙錢也是這兩年的事啊。」 

她又不是一開始就能遇到松茸這樣的高檔貨，好不容易察覺到她天生好運，小傢

伙就加入掙錢的戰場。 

「掙到錢就好了。」陳雲芳不好罵兒子貪財，也不能說女兒小氣，還是趕緊模糊

焦點將此事揭過。 

唐寧月也很識趣，銀子給了就給了，惦記不放是跟自個兒過不去，她還是關注最

重要的事，「我們何時回京？」 

「大夫確定鈺哥兒可以趕路，我們再起程。」 

唐寧月控制不住的唇角上揚，「年嬤嬤會同意嗎？」 

「若是鈺哥兒半路上病倒了，她可擔不起責任，怎麼會不同意呢？」 

唐寧月明白了，年嬤嬤急著帶他們一家回去交差，但也是一家齊齊整整，若是因

為她的催促出了什麼狀況，她的麻煩就大了。 

「好啦，妳帶晟哥兒出去玩，別在這兒吵鈺哥兒。」 

什麼？唐寧月驚恐的瞪著小胖子——不知他何時已經蹭到她前面，仰著頭對著她

笑得像個傻白甜。 

「姊姊出去玩——爬樹。」後面兩個字只有口型，小胖子自認為是個好孩子，絕

對不能讓娘擔心。 

唐寧月一顆心瞬間被輾成渣了，大的聰明外露，她已經招架不住，小的外傻內奸，

這不是明擺著告訴她，她以後要負責幫他背黑鍋嗎？ 

無聲一嘆，唐寧月認命的牽起蓮藕似的小胖手，帶他出去爬樹…… 

別開玩笑，兩歲的小娃兒怎麼可能會爬樹呢，是帶他出去看她爬樹。人家有事是

弟子服其勞，她家有事是姊姊服其勞。 

 

 

雖然如願藉著唐文鈺生病延誤五日上路，但同樣的情節還是發生了——先是遇見



盜匪，接著衛洵英勇神武的現身，她爹有機會結識這位皇后的外甥，深受皇上喜

愛重用的晚輩。 

唐寧月看著相談甚歡的父親和衛洵，若有所思的微挑著眉。 

青州是商隊進入鄰國做生意的必經之路，盜匪出沒打劫不是怪事，青州衛所駐兵

幾乎每月都有剿匪行動，不過這些盜匪可厲害了，經常躲進鄰國山區，待剿匪行

動落幕之後，他們又回來，剿匪行動猶如一場練兵儀式。 

今日他們遇見盜匪乃情理之中，可是同時獲得衛洵相救，這就不對了，按照原主

上一世的記憶，此時衛洵快馬加鞭都快到京城了，怎麼可能還在這兒與他們結緣

呢？ 

她突然有個想法——這場結識也許是預謀，衛洵早就打定主意結識他們？不，她

覺得雙向設計的可能性更大，換言之，她爹也是參與者，雙方早有約定在此相遇，

盜匪的出現不過是給出更光明正大的藉口，她甚至懷疑盜匪也在他們的算計中。 

若是這個想法得到確定，那她爹顯然不單單只是毅勇伯的庶子，或許另有身分。

衛洵在妻子候選人中挑中她，這就更容易理解了，不過這樣一來，她不想嫁給衛

洵的計劃豈不是更難了？ 

「姊姊，妳一個姑娘家別盯著人家看，這樣子很難為情。」唐文鈺忍無可忍的低

聲道。 

先是一僵，唐寧月不自在的轉頭瞪著身邊的小傢伙，「不要胡說八道，你什麼時

候蹭到我這兒的？」 

「我一直都在這兒，很久了。」唐文鈺的口氣很無奈。 

「我想事情想得太認真了，沒注意到。」 

「我知道了，想事情，不是盯著人家看，姊姊不必強調。」 

「……」唐寧月真想拿一塊破布塞住他的嘴巴。 

「我覺得衛哥哥很不錯。」 

「可惜你不是姑娘。」說完，唐寧月忍不住哈哈大笑。 

眾人的目光立馬被吸引過來，她下意識拉著唐文鈺躲回馬車上。 

「姊姊，時候還早得很。」言下之意，這會兒還不是睡覺的時候。 

唐寧月後知後覺的想起一件事，因為鬧了一場，拖住他們進入村子的腳步，今晚

只能露宿在此，女眷孩子和嬤嬤丫鬟睡馬車上，男人侍衛就地找棵樹將就一夜，

待明日早上抵達村子，好好休整上一日，再繼續往下走。 

「我有話問你，年嬤嬤怎麼不見了？」唐寧月真想為自個兒的機智反應叫一聲好，

其實她早就發現年嬤嬤不見了，不過沒放在心上，她爹總不至於扔下人家不管吧。 

唐文鈺深深看了她一眼，搖頭，「年嬤嬤提早一日搭船回去了。」 

唐寧月怔愣了下，「這是為何？」 

「我們不搭船。」 

「我們為何不搭船？」 

「爹說以後應該沒有機會來青州了，想要帶著我們慢慢玩回京城。」 

唐寧月突然覺得這個庶子爹爹相當任性，「年嬤嬤肯定受不了一路折騰回京。」 



「是啊，年嬤嬤勸不了爹爹，也管不了爹爹，只好提早回京。」 

唐寧月一臉憂心忡忡，「你說，我們回京之後，爹會不會被祖母修理？」 

「不會。」 

這小傢伙怎能如此斬釘截鐵？唐寧月柳眉輕揚，她都不清楚老夫人是什麼樣的人，

他如何得知？ 

「爹爹那麼聰明，不可能做毫無理由惹人生氣的事。」 

原來他不是清楚老夫人的為人，而是對爹爹無條件的相信。這就是沒換芯子和換

芯子的差別，她何嘗不知道爹聰明絕頂，但首先想到的永遠是他庶子的身分，不

會想他凡事有計較有謀算。 

「你是對的，爹又不是不知輕重的人。」頓了一下，唐寧月不忘了補充一句，「其

實搭船也可以遊玩。」 

「姊姊不早說，這會兒來不及了。」 

她根本不知道他們沒有搭船的計劃。 

「時間不早了，我得先去陪小胖子玩會兒。」唐文鈺是個好哥哥，每日睡覺前都

要陪弟弟玩上半個時辰，雖然大部分的時候他們更偏愛鬥嘴。 

唐寧月不管唐文鈺，直接在馬車上鋪了毯子睡下。今日有很多發現，這會兒思緒

還很混亂，她需要好好整理。 

翻來覆去，睡意襲來，但她腦中思緒還是一團亂。 

 

 

遇到盜匪，按理眾人應該加速返京，可是唐景華堅持一家弱的弱、小的小，還是

慢慢來，反正多了衛洵和他的侍衛同行，他們安全無虞，便繼續原定行程。 

一路上以借宿村子為主，有時停下來住上一兩日，若村子依山傍水，當然是逮著

機會上山尋寶下水摸魚……摸魚算了，尋寶不錯，看看回京路上能否掙上一筆銀

子。 

關於這點，唐寧月姊弟很有默契地立場一致，不過他們忘了山上有招惹不起的

「寶」。 

「救命啊……救命啊……」 

關鍵時刻，唐寧月從來不會忘記抱著唐文鈺逃命，可是真的太累人了，不小心扭

到腳或踩到一塊石頭，整個人就栽了。 

唐文鈺從她懷中飛出去，為了護住小傢伙，她只能整個人撲過去將他圈在身下，

然後認命的等候野豬的獠牙。 

「齁嘰——」可怕的尖叫聲響起，而且持續不斷。 

唐寧月怔了一下，這絕對不是她的尖叫聲，實在是太難聽了。 

砰一聲，某個重物倒地。 

「姊姊，出了什麼事？可以讓我出來嗎？」 

唐寧月連忙坐直身子。 

唐文鈺緊跟著坐起來，他很不安，立馬鑽進唐寧月的懷裡，緊緊揪著她的衣襟。 



兩人同時望向身後，那隻緊追著他們不放的野豬此時倒在樹旁，身上有不少利箭，

不過最重要的是兩隻眼睛成了箭靶子，因看不見路，失去方向，最後就撞到樹了。 

「嚇死我了。」見到那麼大的一隻山豬，唐文鈺終於意識到剛剛離死亡多近，害

怕得聲音都在顫抖。 

唐寧月驚魂未定的點點頭，說不出話來，她更害怕，畢竟她是姊姊，若是護不住

弟弟，她無法向父母交差。 

這時，不遠處傳來一道聲音—— 

「娘不是教你們離山上遠一點嗎？」 

聽到動靜匆匆帶人趕來救人的陳雲芳真是又氣又無奈，不過是一個沒留神，他們

就不見蹤影了，還遇到了危險。 

脖子一縮，唐寧月弱弱的轉過身，小聲申訴，「放著寶山不進是傻子。」 

「見到大山就是寶山，那這個村子不是應該家家戶戶都是青磚瓦房。」 

「他們不識貨啊。」 

「人家不識貨，就妳識貨，怎麼不見妳採到寶？」 

唐寧月回頭看了一眼已經引起騷動的野豬，「我本領不夠，差一點栽了。」 

「妳知道自個兒本領不夠，怎麼還敢見了山就往上跑？」陳雲芳看了一眼蔫蔫地

依偎著唐寧月的唐文鈺，「妳自個兒鬧著玩就算了，還拖著一個小的，真要出了

意外，妳受得住嗎？」 

聞言，唐寧月乖乖認錯，「對不起，我不該帶鈺哥兒往不熟悉的山上跑。」 

「妳真的知道錯了嗎？」陳雲芳可不相信，五年放養，這丫頭已經習慣隨心所欲

過日子。 

「娘相信我，我不再會帶著鈺哥兒往不熟悉的山上跑。」 

這是保證嗎？怎麼覺得話中藏著另外一層含意？陳雲芳決定收起腦中的猜測，直

接盯著女兒的眼睛，很嚴肅的說：「如今還沒回到京城，娘捨不得用京裡的那一

套拘著妳，但是這段路程終究會結束，毅勇伯府的規矩不是娘說了算，這一點妳

要牢牢記住。」 

「我懂。」 

「好啦，讓兩個孩子都起來了。」唐景華在一旁站了好一會兒，妻子管教兒女，

他向來不插手，可是此時在外面，總要考慮外人的眼光——雖然絕大部分的人都

跑去野豬那兒了，等著佔便宜分塊肉。 

「我又沒教他們一直坐著。」陳雲芳瞋了他一眼。 

「那個……我們腳軟，站不起來。」唐寧月越說越可憐，今日的面子真是丟大了，

不過她覺得這是好事，衛洵應該受不了她這種「喜歡惹是生非」的姑娘吧。 

唐景華輕聲笑了，走過去抱起唐文鈺，唐文鈺立馬依賴的圈住爹爹脖子，將腦袋

瓜埋在他的頸窩。 

陳雲芳上前將女兒拉起來，一邊幫她拉整衣服，一邊還不忘訓斥，「繡花不好嗎？

妳怎麼非要學男子？」 

「繡花多傷眼啊。」唐寧月不是存心反駁，有話不說，她擔心得內傷。 



「妳的眼睛利得很，繡個幾年最多跟常人的眼睛一樣。」 

唐寧月嘿嘿一笑，「我都不知道自個兒的眼睛利得很。」 

「妳能發現人家從來不知道的松茸，這眼睛還不夠利嗎？」 

這真是太有道理，但唐寧月知道，真相是那些村民根本不認識松茸，因為有人死

在毒蘑菇手上，因此對菇類生出恐懼之心。 

「好啦，她知道錯了。」唐景華心疼的幫女兒說話。 

「對對對，我知道錯了。」 

陳雲芳終於不再揪著女兒不放，「趕緊將衣服換了。」 

唐寧月如蒙大赦，歡喜得正想舉起雙手比「YA」，突然對上某人的目光，呼吸莫

名一窒，雙手立馬垂下，然後倉皇的轉身回借宿的民房更衣。 

回到房間，唐寧月沒有急著更衣，而是靠在門上，慢慢的平穩呼吸。 

從衛洵加入他們至今有十日了，除了經常跟爹爹湊在一起談天說地，這個男人總

是避免出現在她的視線範圍，畢竟男女有別，不過依然能強烈感覺他的存在。 

衛洵不只是冷，還有一種尊貴無比的味道，丟在人群當中，絕對會教妳一眼就注

意到他，難怪原主上一世寧可得罪長房堂姊，也不願意拒絕這門親事。 

只是各方面條件都出色卓越的男人不一定是妳的菜，妳能成為他的妻，卻不見得

能走進他的心，不過若沒有親自走上一回，很難看透這個道理，這是因為世人最

在意的往往是外面那層糖衣。 

雖然沒什麼接觸，但衛洵一看就是喜歡掌控的男人，選擇原主這樣的妻子很合理，

換言之，她只要隨心所欲做自己，她就會遠離他的擇偶條件。 

念頭從腦海掠過，唐寧月頓覺整個人一輕，剛剛那種被盯上的窒息感不見了，高

高興興的換衣服，然後去尋小胖子玩。 

 

 

既然要做自己，唐寧月就不可能當大家閨秀，可是給出承諾就須信守，她當然不

會再上山尋寶，即使接下來投宿的村子有著令人嚮往的豐富資源。 

上不了山，她可以下水摸魚……她可能不適合下水摸魚，只能窩在池塘垂釣，那

又如何呢？她依然玩出一身泥，再加上一個小的，兩人開心的手牽著手，各自提

著魚簍子。 

唐寧月可以預料到會挨罵，但是沒料到衛洵也在他們借宿的院子。 

「這是怎麼回事？」陳雲芳原本手上的茶點還好早一步放下，要不這會兒肯定摔

了，因為她看起來快暈倒了。 

唐寧月莫名的感到心虛，「那個……釣到一隻甲魚，不小心噴了一身泥。」 

「那隻甲魚可真是厲害。」陳雲芳絕對不相信，這兩個一定跑去玩泥巴了。 

「真的！」頓了一下，唐寧月還是補充說明，「只是先前經過田埂時，不小心摔

了一跤。」 

「妳還真不小心。」 

「我要拿釣魚的工具，還要牽鈺哥兒，難免粗心嘛。」這真的不能怪她，人就一



顆心臟，當然不可能左兼右顧啊。 

「妳忘了前兩日差一點被野豬拱了嗎？」陳雲芳真的不懂，受了驚嚇不是會變得

小心翼翼，好歹安分一兩個月，結果這丫頭轉頭就忘了，不能上山，照樣玩出花

兒來，這還是她精心教養的女兒嗎？ 

雖然是事實，但這句話聽起來實在彆扭，唐寧月不自覺瞄了某人一眼，連動也不

動一下，顯然知道「非禮勿聽」。 

「我沒有上山。」 

陳雲芳氣得直接翻白眼，「這是重點嗎？」 

唐寧月一時怔住了，她的回答有錯嗎？ 

「姊姊，娘的意思是說，妳怎麼不記取教訓？」唐文鈺對於自個兒摔成小泥人，

原本是很難為情的，這種時候恨不得縮得不見人影，可是姊姊太令人傷透腦筋了，

一句對不起不就過去了，何必跟娘妳一句我一句呢？ 

唐寧月輕輕扯了唐文鈺一下，示意他別在一旁遞柴添火。 

難道她會不明白這個道理嗎？只是她不覺得自個兒有錯，遵守承諾沒有上山，摔

跤搞得如此狼狽也不是她樂意的，不過是一身泥，洗個澡就乾淨了，何必如此計

較呢？ 

「娘，對不起，我們走路太不小心了，以後再也不犯。」唐文鈺暗示的回扯了一

下唐寧月，難道不知道當著外人面前說越多錯越多嗎？ 

「是是是，娘，我立馬幫鈺哥兒洗澡。」姊弟兩人還是很有默契，唐寧月趕緊拉

著唐文鈺跑了。 

陳雲芳後知後覺的想起有外人，連忙點頭致歉，趕緊退下。 

這實在太尷尬了，唐景華恨不得也跟著跑了，可是他不行啊，只能努力保持鎮定，

「衛世子，教你見笑了。」 

「不怪他們，成日悶在屋內，我也受不了。」衛洵眼中閃爍著笑意，唐家這位三

姑娘很活潑很有意思。 

「他們在錦城的莊子無拘無束慣了。」 

「回京路途遙遠、舟車勞頓，他們能夠從中尋找樂趣，這不是很好嗎？」 

「不過他們也太能折騰了。」唐景華真的怪不好意思。 

「這說明你們是疼愛子女的父母。」 

聞言，唐景華淡淡苦笑，「自個兒的孩子不疼愛，誰來疼愛？」 

可是，有人連自個兒的孩子都不懂得疼愛……念頭一閃，衛洵便放下，專心向唐

景華敲定接下來的行程。 

 


